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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歌手到公益人

她帮农村贫困精神病人“飞越疯人院”

邵东民康医院是“四叶草爱心医

院联盟”成员。程一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几乎每个月她都会来医院

一趟。

上午阳光正好，穿着病号服的病

人们大多聚集在坪里，三五成群，或

坐或卧，但基本不与身旁的人交流。

院长刘习平和医务部主任黎林海陪着

程一文在精神病人中间转悠，程一文

不时和迎面而来的熟悉病人寒暄。

“这里的很多病人我都认识。”程

一文告诉记者，有不少患者是她和志

愿者、医护人员一起从村里接来的。

突然，从旁边冲出来一名男子，一把

抓住程一文的手，“你帮我跟家里打电话，

我没病，我真的没病！”程一文没有躲避，

反而扶住男子的肩膀，柔声安抚，刘习平

和黎林海也帮着把男子劝开。

这份淡定，程一文并非一开始就有。

事实上，刚和这个群体打交道时，她的感

觉和大多数人一样，也是害怕。

程一文第一次走进精神病院是 2016

年初。在湘潭县芦花村的一家精神病医

院，她和精神病人群体有了第一次近距

离接触。

“我好紧张，手心不停出汗。我跟医护

人员说，你们要有两个人护着我，一个在

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程一文说。

进到病区，铁栏后的人表情呆滞、眼

神木讷。“来啊！”沙哑的笑声传来，一名

女病人冲着程一文打招呼，眼睛直勾勾地

望着她。

就在这时，随行护士将铁门打开，程

一文几乎拔腿就跑。“但我告诉自己不能跑，

因为连接触都不敢，还谈什么帮助他们？”

程一文压制住内心的恐惧，走进了铁门。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程一文向

记者感慨道 ：“没有凶恶的眼神，没有可

怕的气势，他们接过我递过去的糖果，笑

容灿烂，甚至有些天真可爱。”

2016 年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超 1.8

亿，重性精神病患者有 1600 万人。

据 2017 年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数

据，湖南有各类精神心理疾病患者

约 100 万人，其中，登记在册的重

症精神病患者有 30.15 万人。

虽然有数量庞大的需救助群体，

但因为专业难度较大、起步投入较

多、民间组织入手门槛较高，导致

我国关注精神疾病的公益组织数量

较少。

投身公益 4 年来，程一文和伙

伴们的足迹遍布三湘四水，致力于

精神疾病防控、医疗机构扶持、患

者医疗救助、患者子女助学、社区

精神康复等内容。她曾多次和各地

志愿者来到农村重症精神疾病患者

家中，把患者送到医院治疗。这些

患者，有的被常年关锁，血肉与铁

链长在一起；有的遭家人遗弃，流

浪乞讨；有的生活拮据，饥寒交迫

……

她也曾和伙伴们到处募集善款、

爱心物资和精神药品，捐赠给分布

在湖南各地的基层精神病医院，为

来自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家庭的孩子

送去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探索建立关爱救助重性精神疾病患

者的长效机制——她们的种种行动，

“救 助 贫困精神病 群体 与救 助

其他贫困人群不同，不仅要帮助他

们获得治疗，还要持续关注他们回

家后的康复情况。这种关爱，是一

辈子的。”程一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由于历史和认知等方面的

原因，精神病患者常常受到偏见和

歧视，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急需

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在程一文看来，长沙市雨花区发

生的九岁男童被疑似精神病人打死

案件，加剧了人们对精神病人这一群

体的恐惧感和污名化程度，“重症精

神病患者确实存在不可预料的公共

安全危害隐患”。

“在农村，很多时候是‘一人疯，

全家穷’。一个家庭尤其是困难家庭

有人患精神病的话，更是雪上加霜。”

程一文告诉记者，这客观上也造成了

部分家庭对精神病人的放弃。“2016

年年底，我们打听到在某县农村有

一名 20 多岁的精神病人，我们跟他

的家人联系，希望他们配合把病人

尽快送医，但他的家人怎么也不肯。

过了一个月，快到春节了，我们的志

愿者去村里接这名患者，结果村干部

告诉我们，前两天下雪，病人已经冻

死在垃圾堆旁了。”

为了避免更多悲剧，程一文建议，

不能依靠家庭全部承担起消除“公共

安全危害”的重担，政府应加大投入，

相关部门应承担起更多的职责。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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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精神病人群体之前，程一文有

着旁人看来“光鲜亮丽”的人生。

13 岁考入音乐学院的程一文，17 岁

时就唱着《谁不说俺家乡好》获得了全国

青歌赛湖南赛区民族唱法专业组第一名。

之后，她进入部队文工团。2001 年，从

部队退役的程一文开始作为一名歌唱演员

频繁参加商演。

“基本是全国各地跑，费翔、屠洪刚

……这些明星我都同台合作过。做演员很

辛苦，生病了也不能休息，经常是拔了吊

针就上台。”程一文说，那段时间，她失

眠严重，“哪怕睡着了，也是做演出演砸

了的噩梦”。

2005 年，程一文成为邵阳学院音乐系

的一名老师。在高校待了3 年，她回到长沙，

成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

在程一文看来，真正让她的人生发生

质的改变的，是 2015 年她在新邵商会成

立大会上遇到湖南湘雅同升医药有限公

司总经理、四叶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长刘

明。

当时，刘明对几百名与会者谈到了他

正在做的公益救助项目。当曾是军人的刘

明讲到因幼时最疼爱他的姑姑罹患精神病

后失踪、他因此发起慈善基金会的初心时，

台下的程一文唏嘘不已。她想起了当年自

己蜗居北京地下室，去中国音乐学院考试

时的一个早上——因低血糖发作，她浑身

冷汗快要晕倒，一名老师问清情况后端来

了一碗热汤面 ，“那碗面一直温暖着我的

人生，从那时起，我就立下志向，有能力

了一定要帮助别人。听到这个基金会的事

迹，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人生方向”。

程一文当即向刘明表达了想加入基金

会的想法。

“过完年，你就来帮我吧。”刘明不暇

思索地应允。

同样曾是军人的程一文的回答是 ：“不

用等过年，我马上过来！”

工疗，是针对精神病人的一种康复手段。11 月 14 日，
民康医院，程一文（左）边帮忙，边询问患者相关情况。

从光鲜的演员到奔走的公益人

与精神病人的温情接触

精神病人的“希望工程”

“他们需要一辈子的关爱”

狭长的走廊尽头是一道铁门，带路的医生掏出钥匙，“哐当”一声打
开门——呈现在程一文面前的是一个开阔的大坪，阳光倾斜而下，照在
大坪里一百多名精神病人身上。一脚踏入大坪，无数目光向程一文身上

看来。
作为湖南省四叶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程一文已经

习惯了这种状态。她所在的基金会致力于农村贫困家庭
精神病人的救治和帮扶，她经常同志愿者一起下乡，将

“张牙舞爪”的精神病人接回医院救治，也经常在医院
里跟精神病人握手拥抱。十多天前，长沙市雨花区发生
一起九岁男童被殴打致死的案件，肇事者便疑似精神病
人。得知这一案件后，程一文无比痛心。她说，她得来

医院看看，也跟志愿者们商量，如何进一步加大农村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的救助力度。

程一文（右二）和同伴下乡走访精神病患
者家庭。老两口的儿子因患病在几年前走失，
后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寻回。基金会准备援助
这个贫困的家庭。

扫一扫，关注精神疾
病患者救助

直言，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不愿意把钱花在“疯

子”身上，“我们推广项目时，有一个贫困

县的领导就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他说 ：‘我

看了你们在别的县的项目，做得挺好，但我

们不想给精神病患者投入更多医保基金。’”

但程一文认为，这项投入其实是小钱

发挥大作用，“比如我们在邵东开展精神病

人救助项目以来，这里显少发生因为精神

病人引发的治安案件。加大对重症精神病

患者的救助力度，也是落实精准扶贫和响

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要求”。

理性和感性的光芒同时在这个娇小温

和的女性身上并存。下村走访精神病人时，

看到 86 岁的老奶奶还在照顾 50 岁的精神

病儿子，她会心酸；看到年过七旬的老夫

妇每天起早贪黑打豆腐卖，还要留下一个

人照顾有精神病的儿子时，她会流泪。有

时候，程一文会觉得自己做得太少，筹到

的善款不够多，“要是有更多的钱，就能帮

助更多的人了”。

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精神病人的“希望工

程”。

程一文说，这些年来，她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观念，都因这份慈善工作而发生

了改变，“自从做公益，名牌包包都被我

尘封在柜子里了”。

现在的程一文，黑色连帽衫外罩一件

四叶草的绿色马甲，蓝色牛仔裤，一双

运动鞋，怎么简单怎么穿。

“她特别好学，她在精神疾病方面的

知识，可能比一般的精神科医生还要多。”

民康医院业务副院长李建军对程一文的

求知精神印象深刻。

在刘明看来，程一文也特别能吃苦。

2016 年 4 月到 6 月间，程一文不幸两次

右脚骨折，坐了 3 个月轮椅。但其间基

金会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没落下，甚

至经常拄着拐杖下乡走访。

尽管因受伤而行动不便，但程一文仍坚持和同
伴们一起去社区看望慰问罹患精神疾病的老人。


